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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朝拜千年银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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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印象

石经寺千年银杏的名声，和这
座寺庙一样的久远。

本世纪初，我刚来到成都，就有
人给我提及这寺和寺里的古银杏。
那时候，头脑发热，经不住朋友的怂
恿，在龙泉驿的阳光城买了个几十
平方米的书房。想的是周末或者有
闲暇，从城里过来住在龙泉驿，在这
个书房码几粒汉字。殊不知十几年
过去，龙泉驿去了不下百次，居然没
有一次住在那里。

而每次去，都有人在饭后茶余
提到石经寺里的银杏树，似是而非
的种种暗示，把我那年轻不作为的

“书房”和这古老而依然年轻的银杏
捆绑在一起，也隐约成了我是龙泉
驿居民的一个佐证。

第一次去石经寺是十年前的事
了。新年伊始的一个周末，先是没
有惊动龙泉驿几个好友，一大早自
己驾车拉了成都的三个兄弟上高速
直奔而来。

三十多公里路程，四轮驱动爬
行了近三小时。眼看着不远处的寺
庙，汽车还是被前拥后堵，寸步难
行。到了寺前已是晌午，里三层外
三层人头攒动，香火缭绕，连呼吸都
有些困难了。

我只得给时任区委宣传部副部
长的一个朋友电话，他也无能为力，
赶不到现场，最后劝我们打消进去
的念头，指明了一条山间退路，让我
们全身而退，择日再来。

他在退路半道的一个农家乐等
候。等到我们已是下午，饥肠辘辘，
幸好有农家乐老板的土鸡、土酒伺
候，也是开怀，稀释了此行的种种落
寞。

这是我与石经寺的银杏走得最
近的一次，插肩而过。

心里一直惦记着。今年初夏时

节，我还是一早动身，行前给诗人凸
凹打了个招呼，相约石经寺。

还是一样的路程，一样的路线，
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寺前的院坝。几
个扫地的僧人，几个卖香烛的小
贩。难得如此清净，正打算就这样
清清静静地享受一下，凸凹已经“奔
驰”而来。

随即，林业站的晋慧茹、文化站
的谢俊也赶到了，不约而同地因为
有这样的放松和清净而欣喜。

此时，石经寺素慧主持过来
了。我和他未曾有过谋面，他也不
知道我来，算是巧遇。一番介绍后，
素慧主持明白了我的来意，安排小
师傅衍了陪我四处走走，他说在禅
茶阁等我喝茶。我心里就想，这一
顺真是百顺，可以记录在案。

我们有大把的时间优哉游哉。
但是进了寺庙，还是直奔大雄宝殿，
我要朝拜的千年银杏就在那里。

石经寺寺院虽始建于东汉末
年，大雄宝殿则是唐代重建的全木
结构殿堂，庄严巍峨、美轮美奂，尤
其是那些彩绘藻井、镂空雕花的建
筑精品，历经千年风雨坎坷，依然保
留完整。

小师傅衍了左右我身边，一路
行走，一路讲解，径直把我带到大雄
宝殿的东侧，用手一指，两株银杏挺
拔的的雄姿威乎乎，笔直的主干直
插云端。

我不敢说这是我见到的最年长
的银杏树，但无疑是最令我最震撼
的 。 两 棵 树 植 于 唐 贞 观 年 间
（627-649），距今1300多年，树高30
余米，冠径20余米，树干直径超过1
米，至今枝繁叶茂。

那气势，那英姿，那深不可测的
神秘和未知，让我屏住了呼吸，静静
地站在它面前不敢旁顾。

年代久远不足为奇，重要的是，
这是有故事的千年银杏。

相传贞观初年，长安禅宗弟子
永贞法师拜别师父，骑一匹白马，持
一根禅杖云游天下，欲寻一处清幽
之地修行。翻秦岭，进巴蜀，不几日
便来到龙泉山中的灵音寺。

他见这里山峦重叠，寺庙错落
有致，好山好景，把马拴在庙前的一
棵树下休息。不久，便舒坦入梦。
梦中，他进入庙内，看见庙前有一株
银杏树，树下有一口池塘，池面有树
的倒影，而树上竟挂着他的马鞭子。

他醒来大吃一惊，沉思片刻，进
而明白了佛祖用意。原来佛祖要他
在这里打马止步，把灵音寺当作修
身之地。永贞法师便开始在寺中坐
地修行。与此同时，他还在寺庙遍
植银杏，苦心修炼，最终修成正果。

灵音寺就是现在的石经寺。永
贞法师植下的那一片银杏林，正如
修行者众，得道者寥，唯有两株如法
师一样，得了道，留存至今，成了寺
庙中的神树。

这两棵树历经漫长岁月，身高
早已长过了一旁“住持祖意海珠”的
钟楼。那是明成化年间所铸的铁
钟，那时的银杏与钟楼还不能比肩，
而现今钟楼威风依然，只是银杏伟
岸的身躯已经直破云天了。

每当石经寺敲响晨钟暮鼓，那
两棵树就在这古刹的钟楼旁喃喃细
语，也是满腹经纶。

石经寺依山立，院落林荫掩映，
素有“万木蔽天”、“遥望石经半天
紫”的神奇景观。而我，对这两株银
杏惦记已久，这和我年轻时烙下的
青春印记有关。

那时我 20 多岁，单身，在县政
府工作，住招待所。门前两颗银杏
树就像我的两个伙伴，与我朝昔相

处，似乎我能够听懂它们之间的交
流，它们也似乎一直在关注我的一
举一动。

我时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
个人在院子里散步，把掉在地上的
撕裂了的叶片，一片一片捡起，然后
带回屋里放上几天，把它压平了当
做书签。

这书签要命的是，一看见就会
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一对雌雄树，
为什么每片树叶都撕裂了呢？为
此，在那个年代还写了不少关于银
杏树的诗歌。

最后的结论是，尽管近在咫尺，
却不能相依相偎，带给我的是一种
莫名的忧伤。这样的感觉，也只有
那个年龄才会有，现在再也没有这
样的无病呻吟了。

我围绕在石经寺的银杏树走了
几圈，地上依然有那些撕裂的叶片，
却没有了那样的伤感。我捡了两片
落地的叶子，小心翼翼地用餐巾纸
折叠起来揣进裤兜。

从大雄宝殿下来，衍了小师傅
带我们一行落座禅茶阁，素慧住持
在那里已经沏好了禅茶，翠绿的茶
叶在玻璃杯里舒展开来。我怎么看
怎么像，那些茶叶就像是那些散落
的银杏叶，依依不舍地望着我。

这个季节不是金黄的季节，那
银杏叶的绿，绿得心平气和，绿得生
机无限，绿得阿弥陀佛。

告辞素慧住持和衍了，离开石
经寺，我感觉得到裤兜里的银杏叶
在安安静静聆听我的足音，那是从
容、沉稳，那是与来之前完全不一样
的心无牵挂、心无旁骛的行走。

我想，人生的路，可以这样一直
走下去，该是最美妙的了。回头望
去，石经寺半山上的那两棵银杏，从
密林中伸出一千只手在向我挥动。

在鹅卵石铺成的小街坐下
浪迹的游子回到旧时孩提
瓦顶的炊烟袅娜起母亲的呼唤
街头巷尾开始了小伙伴的游戏

妹妹将灶下的炉火烧得旺旺
姐姐在密密纳着待嫁的鞋底
祖母唠叨着她自己才懂得的过去
弟弟将老牛关进了祠堂边的房子

当夜幕覆盖整个山村的时候
家里才出现父亲高大的身躯
他俯首拨亮那盏我夜读的煤油灯
全家的温暖和欢乐顿时冉冉升起

深秋，黄昏的树林里
深秋的黄昏，我喜欢
在林间的小道上独自徜徉
在这里我常常碰见一个老人
浓荫下他扶着拐杖踽踽而行

带韵的晚风夹着野花在林间轻轻荡漾
吟哦出我早晨匆匆写就的热情的诗行
老人抚摸着那一棵棵苍劲的松树
深情的喃喃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

正午的时候，曾丢失过什么呢？
我叩问着每一片落叶，每一片夕阳
而老人却总在寻觅，透过网一样的树梢
好像在谛听着归鸟每一声欢快的啼鸣

温热的目光我觉着了晚霞的燃烧
橐橐的杖声我感到了生命的喧响
斜倚着老松树
我似乎倚着了一个绿色的启迪——
我，是不是太早进入了
这深秋的黄昏的树林？

对月
深秋的夜
空旷地走着
星群成路
闪烁如歌

攀援着神秘的夜色
在星与星之间跳跃
跌落在月亮的峡谷
竟沉醉得不能醒觉

血性的心灵
顿时洋溢起
阳光的快乐

清空心事，只装你
走过多少日日夜夜
走过多少阳光风雨
心啊心，
装进了天装进了地

装进多少大小秘密

心大了，梦想飘飘渺渺摸不到底
心重了，人生多了烦恼少了乐趣
感谢你此刻走进我心里
让我清空心事，只装你

今晚，我们与海对饮
海风吹散了酷热，
太阳在远方西沉，
一支浪漫的队伍，
在马六甲畔扎营。
涛声一阵一阵，
酒杯举过头顶，
啊，今晚，
我们与海对饮！

坦城舒缓了紧张，
亲切放松了心情，
一桌独特的美食，
将彼此距离拉近。
歌声此起彼落，
笑语荡漾蔓延，
啊，今晚，
我们与海对饮！

你半醉，我半醒，
心好近，声好远。
迷蒙中郑和的宝船缓缓开过，
依稀里走来了孙逸仙的身影。
混合着马来语广州话客家言，
我们与马六甲一起跌进梦境。

来吧！今晚，
我们与海对饮！

【诗人简介】
丘树宏，笔名秋树红、香山一树、

九连山人；1957 年生于广东连平
县。现为中山市政协主席。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
副主席，广东音乐文学协会副会长。
著有诗集《隐河》《选择季节》《永恒的
蔚蓝》《风吹过处》《以生命的名义》

《共和国之恋》《花地恋歌》等7部，社
科、经济、文化类著作《思维洼地——
一个文人官员的心路历程》《和美之
城：中山》等 7 种。诗《以生命的名
义》2003年由中国作协、中央电视台
组织专题晚会并制作 VCD 全国发
行；《以生命的名义》获 2007 年度中
国最佳诗集奖、广东省第八届鲁迅文
学艺术奖；曾获诗刊社征文特别奖、

《芒种》2008 年度诗人奖、2011 年度
郭沫若诗歌奖。诗歌代表作有《以生
命的名义》《30 年：变革大交响》《共
和国之恋》《珠海，珠海》《孙中山组
歌》《海上丝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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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夜雨频频。豆大的雨滴
拍在玻璃窗上，随即下滑，蜿蜒成一
道道水路。

现在是晚上 9 点左右，突然想
起很久没给爸爸打电话了。拨通爸
爸的手机，等了好一会儿才被接
通。听筒里传来极大的喧闹声，爸
爸的声音仿佛是从极远的地方传
来，我不得不把耳朵紧贴手机。

“爸，你在哪儿呢，那么吵？”“我
在超市门口卖油桃，还是大清早我
下乡去摘回来的呢。”

“你又开始卖水果了啊？”“工地
这几天没有活，所以我就担个挑儿
……这个油桃新鲜得很，保证甜，要
不你先尝尝？”那边似乎来了客人。

“不跟你说了，现在忙得很。”电话被
迅速挂断了。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下了
岗。他靠卖水果挣钱养家，一根扁
担、一杆秤和两个筐，就是他的生意
装备。他总是挑着担游走于大街小
巷中，午饭和晚饭时也不回家，由我
或妈妈提着保温桶给他送饭。

地方并不固定，有时在十字路
口，有时在农贸市场外。到了摆摊
那儿，爸爸会退到后面找个地儿站
着或蹲着吃饭。他总是狼吞虎咽地
快速吃完，生怕耽误了生意。

妈妈平时要上班，所以爸爸得
一个人进货兼卖货。因单枪匹马，
精力有限，每次进货不能进得太

多。家里的存货不多了，爸爸总是
天还没亮就去进货。有时是直接去
农村采摘最新鲜的水果，有时是去
市里的农贸市场进货。

我读高中时，水果生意不太好，
爸爸在附近工地上找了份工作。同
样也很辛苦，但至少不用像以前卖
水果时那么早起床了。

今天和爸爸的这番通话，彻底
勾起了我的回忆。想了想，我拨通
了妈妈的手机。“妈，现在爸在卖水
果啊？”“嗯。你知道了？”

“咋个又开始卖水果了？”“最近
工地上一直不开工，挣不到钱。他
又没有别的本事，只有去干老本行
了。”

“没有挣钱就没有挣钱。卖水
果那么累，让他在家里歇着，当放假
了。”“你爸还想给你买房子呢。现
在房价那么高，你工资又低。你让
他在家里歇着，他怎么闲得下来？”

“我自己挣钱买房，不需要你们
操心！”一种恍若下雨前闷热天气般
的情绪笼罩着我。

“他说，你挣钱也辛苦。你又不
是不知道他有多疼你。”“妈……”我
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其实你们不
用操那么多心的……”

久久无言。静谧中，雨拍窗户
的声音被放大，噼啪，噼啪，一声声
似乎直接拍打到人的心上。我突然
想到，同属巴蜀之地的家乡，此刻会
不会也在下雨呢？

“老家下雨没？”“正下大雨呢。
我给你爸送饭时，看他个老头子蹲
在超市外头躲雨，真是怪可怜的。
晚上买水果的人本就不多，雨天就
更少了，他却偏要在那儿守着……”
妈妈的声音有丝埋怨，又有丝心疼，
像阴雨天的冷风，绵绵不断地钻入
我的耳朵里。

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已不是以前
那个能挑着满满两筐水果仍健步如
飞的青壮年了。

光阴如梭，曾经的童稚已成熟，
曾经的强壮却变成了衰老。但他仍
选择用孱弱的肩膀扛起重担，经受
日晒雨淋。

“妈，你劝劝爸，喊他不要那么
辛苦……”我竭力维持声音的镇
定。“我劝过，他不听。你别操心，照
顾好自己就行了。不说了，我现在
出门去陪会儿他。”

挂了电话后，我给爸爸发了条
短信：“爸，好好照顾自己。谢谢
您！”

雨依旧在下。抬眼望去，窗上
的那一道道痕迹，那哪是雨水，分明
是天下父母为子女辛劳付出而流下
的汗水。

很难想象，千百次梦里相见的
蓉城，如今却能日日相见，我已分不
清这应该算是一种初来的邂逅，还
是久违的重逢。

穿行在红砖碧瓦的巷陌，领略
着千年民俗酝酿出的人情风物，无
论你的脚步走得是闲静还是匆忙，
那种感觉都如品一杯茶，总能把这
尘世间纷繁凝重的岁月品到无色无
味，平淡如初。

蓉城是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
城市。不想离开，是因为她的闲适，
闲适得让你不能为漂泊找到一个合
理的借口。

对于闲适，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
过向往。唐人李涉说，偷得浮生半日
闲。一个“偷”字，足见“闲”之难得，
也只有成都人，才能把这个“闲”字演
绎得娇慵缱倦，跨越千年。

这是一座位于西南宁静而美丽
的都市，一条锦江贯穿它千年更替的
历史。清粼粼的河水，无论寒暑，总
是平静地流淌，不起半点涟漪。就像
两岸生生不息的子民，闲时看花，暇
时赏月，从不因生活而得意，也不为

落魄而丧志，才能把生活过得如此的
巴适和安逸。

处处林立的茶楼，是这座城市
的名片。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品茗历
史。“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
壶茶”，只有成都人，才能把茶喝得
如此淡定，喝得如此富于哲理。

徜徉于这座城市，你见不到来
去匆匆的人群，只有美女，才是这座
城市最亮丽的风景。站在成都街头
看美女，每一个擦身而过的倩影，都
能点亮你的眼睛。

许多年以后，我才真正理解张
艺谋那句撩人心弦，惊人清梦的话
语：“成都是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
城市。”在这样的城市居住得太久，
再繁忙的工作也给不了你太多压
力，慵懒和随意已无法绷紧你敏感
的神经。这座城市，有太多理由让
你把生活过得平静和从容。

我是一个不爱旅游的人，但我

爱武侯祠里的修竹。凤尾竹，一簇
簇，虽然一竿竿嶙嶙瘦骨，却偏偏根
根皆有风度。每临武侯祠，都有一
股莫名的情思牵我。想当年，诸葛
孔明只为“一缕汉家云”，鞠躬尽瘁，
义薄碧霄。

由于爱好的缘故，我也常在杜
甫草堂驻足。愿天下人都得广厦，
却偏偏自己茅舍蜗居。杜甫一生颠
沛，也只有成都才肯把这缕诗魂收
留。虽不是什么大爱，却也演绎了
无穷的包容。

流连于成都街头，我时常在想，
苏轼是否也曾站在这块土地上，把
一条大江望得盈盈春水倒流。我慕
苏轼才情，苏轼故里在成都。我欲
与他同乘风，高处弄清影。唯斯人，
谁与子瞻去共那轮千年的明月？

成都印象，印象成都。此生纠
结别故乡，幸有他乡
慰我情怀，一念情丝，
他乡，故乡。

李白出峡
你边出峡边吟哦“朝辞白帝……”
那一叶破浪的轻舟
载不动你对长安的思念

轻舟远去归心似箭
你一甩长袖用枯瘦如柴的手指
捋一捋花白凌乱的长发
溜到嘴边的“万——重——山”
变成了长长的叹息

到江陵时天色已晚
身无分文的你
今晚不知到哪里能讨碗薄酒

你出峡了
不经意地回头一望
为白帝城留下了千古绝唱

大足石刻
在这里，石刻已不是神的天堂
而是游人眼里一本厚重的书
每一页还散发着墨香

历史已被定格
远去的历史已被还原
一个民族就这样落地生根
一年一年长得枝叶茂盛

石刻艳如桃花
造像灿烂如霞
游人的悠闲并不轻松
那些飘动的裙裾
那些轻移的脚步
都是一串串探究的目光
一路追逐一路叩问

每一座造像都是大足的一枚徽章
每一处文字都是华夏的历史

不论是把它别在胸前还是诵读
都不会褪色

九寨沟
我的行囊
装满了巨大的诱惑
疲劳被兴奋驱走
惊叹化成洁白的云
纯净的水

十月的季节
山坳里已经积雪成冰
宁静中色彩是力量的美
海子 五彩湖
山与山 水与水之间
是神秘的组合

在九寨沟
我懂得了空灵，雪山属于我
我懂得了静谧，湖泊属于我
我懂得了虔诚
吉祥怎么会不属于我呢？

在腾冲国殇墓园
如果，你地下有知
请护佑天下的苍生
如果，你英灵不灭
请诅咒复活的倭寇
如果，你还有子孙
请为他们的骨头淬火

在国殇墓园
我不需要记住你的名字
也不需要为你献上一束小花
那是因为我的诗歌是一篇沉重的祭文
每个字都是泪雨

今天，我将我的诗写在了
山河、大地、群山的深处
写在了我的儿子、孙子的血脉里

边走边说（组诗）
杨辉隆（重庆）

幸有月光照过来，照亮这广袤
的寂静。没有以往那些不安分风，
吹了这边吹那边。墙角虫儿的细
弦，又弹疼了这个夜晚。

我向故乡的方向眺望，怎么都
觉得太遥远。那些曾在月光下的
嬉闹和奔跑，在记忆模糊了又清
晰，清晰了又模糊。

影子浓重的核桃树，吊满拥挤
的果实。萤火虫成群结队，在竹林
和草丛钻来钻去。

狗儿不时几声叫唤，像是在给
邻村传递一种平安的暗语。

月光是我乡愁的扶手，我会扶
着月光，把故乡思念下去。思念它
的山，直思得它青翠欲滴；思念它
的河，直思得河水清澈见底；思念
它的田野，直思得高粱火红，稻谷
金黄，豆子挺起胀鼓鼓的肚皮。

月光是我乡愁的扶手，也是我
读不厌的诗句。

一只蝉告诉我
一只蝉告诉我，夏天已经跨过

了围栏，来到窗外。于是，那只蝉
大声呼叫提醒，丢弃花朵的青果，
不要错过阳光充沛的时间；含苞的
荷，快把花瓣打开。

一只蝉告诉我，炎热也是一种
考验。挥动臂膀，写下劳动，或在
早晨，给阳光扫一条路出来，或在
傍晚，为晚霞添一抹灿烂，毛孔畅
快呼吸，流淌的汗水，都是最抒情
的语言。

一只蝉告诉我，成熟需要在关
键时刻咬紧牙关，就如雪莲偏偏开
在雪山，就如稻谷，在酷热中才会
饱满，才会金黄灿烂。

关注一只蝉，就等于关注了夏
天。蝉儿的叫声就是一把火，那火
一开始，就在我全身漫延。

我心中有棵树，那树上藏着一
只，我心爱的蝉。

谭清友（遂宁）

月光与乡愁
（外一首）


